
開放文學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諷刺警世  -- 今古奇觀今古奇觀
第七十卷第七十卷  鄭蕊珠鳴冤完舊案鄭蕊珠鳴冤完舊案

　　詞云：　　瑞氣籠清曉。捲珠簾，次第笙歌，一時齊奏，無限神仙離蓬島，鳳駕鸞車初到。見擁個仙娥窈窕，玉珮玎璫風縹

緲。望妖姿一似垂楊裊。天上有，人間少。劉郎正是當年少，更那堪天教付與最多才貌。玉樹瓊枝相映耀，誰與安排忒好？有多少

風流歡笑。直待來春成名了，馬如龍，綠綬欺芳草。同富貴，又偕老。

　　這首詞名《賀新郎》，乃是宋時辛稼軒為人家新婚吉席而作。天下喜事，先說洞房花燭夜，最為熱鬧。因是這熱鬧，就有趁哄

打劫的了。吳興安吉州富家新婚，當夜有一個做賊的，趁著人雜時節，溜將進去，伏在新郎的牀底下了。打點人靜後，出來捲取東

西。怎當這人家新房裡頭一夜燈火到天明，牀上新郎新婦，雲雨歡弄了一會，枕邊切切私語，你問我答，煩瑣不休。說得高興，又

弄起那話兒來，不�分肯睡。那賊躲在牀下，只是聽得肉麻不過，卻是不曾靜悄。又且燈火明亮，氣也喘不得一口，何況脫身出來
做手腳？只得耐心伏著不動，水火急時，直等日間牀上無人時節，就牀下暗角中散放。

　　如此三日夜，畢竟下不得手，肚中餓得難堪。顧不得死活，聽得人聲略定，拼著命，魆魆走出要尋路逃去。火影下早被主人家

守宿人瞧見，叫一聲：「有賊！」前後人多扒起來，拿住了。先是一頓拳頭腳尖，將繩捆著，整備天明送官，賊人哀告道：「小人

其實不曾偷得一毫物事，便做道不該進來，適間這一頓臭打，也折算得過了。千萬免小人到官，放了出去，小人自有報效之處。」

　　主翁道：「誰要你報功？你每這樣歹人，只是送到官府，打死了才幹淨。」賊人道：「�分不肯饒我，我到官自有說話。你每
不要懊悔！」主翁見他說得倔強，更加可恨，又打了幾個巴掌，捆到次日。申告了地方，一同送到縣裡去。

　　縣官審問時，正是賊有賊智，那賊不慌不忙的道：「老爺詳察，小人不是個賊，不要屈了小人！」縣官道：「不是賊，是什麼

樣人？躲在人家牀下。」賊人道：「小人是個醫人，只為這家新婦，從小有個暗疾，舉發之時，疼痛難當。惟有小人醫得，必要親

手調治，所以一時也離不得小人。今新婚之夜。只怕舊疾舉發，暗約小人隨在房中，防備用藥，故此躲在牀下。這家人不認得，當

賊拿了。」縣官道：「那有此話？」

　　賊人道：「新婦乳名瑞姑，他家父親，寵了妾生子女，不�分照管他。母親與他一路，最是愛惜。所以有了暗疾，時常叫小人
私下醫治。今若叫他到官，自然認得小人，才曉得不是賊。」知縣見他不一確二說著，有些信將起來道：「果有這等事！不要冤屈

了平人。而今只提這新婦當堂一認就是了。」

　　原來這賊躲在牀下這三夜，備細聽見牀上的說話。新婦果然有些心腹之疾，家裡常醫的。因告訴丈夫，被賊人記在肚裡，恨這

家不饒他，當官如此攀出來，不惟可以遮飾自家的罪，亦且可以弄他新婦到官，出他家的醜。這是那賊人憊賴之處。那曉縣官竟自

被他哄了，果然提將新婦起來。富家主翁急了，負極去求免新婦出官。縣官那裡肯聽。富家主翁又告，情願不究賊人罷了。

　　縣官大怒道：「告別人做賊也是你，及至要個見證，就說情願不究，可知是誣賴平人為盜。若不放新婦出來質對，必要問你誣

告。」富家主翁計無所出，方悔道：「早知如此，放了這猾賊也罷，而今反受他累了。」衙門中一個老吏，見這富家主翁徬徨，問

知其故。便道：「要破此猾賊，也不難，只要重重謝我。我去稟明瞭，有方法叫他伏罪。」

　　富家主翁許了謝禮�兩，老吏去稟縣官道：「這家新婦初過門，若出來與賊盜同辨公庭，恥辱極矣！老爺還該惜其體面。」縣
官道：「若不出來，怎知賊的真假？」

　　老吏道：「吏典倒有一個愚見。想這賊潛藏內室，必然不曾認得這婦人的。他卻混賴其婦有約，而今不必其婦到官，密地另使

一個婦人代了，與他相對。他認不出來，其誣立見。既可以辨賊，又可以周全這家了。」

　　縣官點頭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就叫吏典悄地去喚一娼婦打扮了良家，包頭素衣，當賊人面前，帶上堂來，高聲稟道：「其家新

婦瑞姑拿到。」賊人不知是假，連忙叫道：「瑞姑，瑞姑，你約我到房中治病的，怎麼你公公家拿住我做賊送官？你就不說一聲。

」縣官道：「你可認得正是瑞姑了麼？」賊人道：「怎麼不認得？從小認得的。」縣官大笑道：「有這樣奸詐賊，險些被你哄了。

原來你不曾認得瑞姑，怎賴道是他約你醫病？這是個娼妓，你認得真了麼？」賊人對口無言，縣官喝叫用刑。

　　賊人方才訴說不曾偷得一件，乞求減罪。縣官打了一頓，枷號示眾，因為無贓，恕其徒罪。富家主翁新婦方才得免出官。

　　這也是新婚人家一場大笑話。先說此一段做個笑本，小子的正話，也說著一個新婚人家，到弄好些沒頭的官司，直到後來方得

明白。

　　本為花燭喜筵，弄得是非苦海。

　　不因天網恢恢，啞謎何時得解？

　　卻說直隸蘇州府嘉定縣有一人家，姓鄭，也是經紀行中人，家事不為甚大。生有一女，小名蕊珠，這倒是個絕世佳人。真個有

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許下本縣一個民家姓謝，是謝三郎，還未曾過門。這個月裡揀定了吉日，謝家要來取去。三日之

前，蕊珠要整容開面，鄭家老兒去喚整容匠。原來嘉定風俗，小戶人家女人篦頭剃臉，多用著男人。

　　其時有一個後生，姓徐名達。平時最是不守本分，心性奸巧，好淫，專一打聽人家女子，那家生得好？那家生得醜？因為要像

心看著內眷，特特去學了那櫛工生活，得以進入內室。又去做那婚筵茶酒，得以窺看新人。如何叫得茶酒？即是那邊儐相之名，因

為贊禮時節，在旁高聲：「請茶！請酒！」多是他口裡說的，所以如此稱呼。這兩項生意，多傍著女人行止，他便一身兼做了。比

時鄭家就叫他與女兒蕊珠開面。徐達帶了篦頭傢伙，一逕到鄭家內裡來。蕊珠做女兒時節，徐達曾見一面。而今卻叫他整容，煞是

看得親切。徐達一頭動手，一頭覷玩，身子如雪獅子向火，看看軟起來，那話兒如吃石髓的海燕，看看硬起來。可惜礙著前後有

人，恨不就勢一把抱住，弄他一會。鄭老頭在旁看見模樣，識破他有些輕薄意思。

　　等他用手一完，急打發他出到外邊來了。徐達看得渾身似火，背地裡口口也不知放了幾遭，心裡掉不下，曉得嫁去謝家，就設

法到謝家，包做了吉日的茶酒。到得那日，鄭老兒親送女兒過門。只見出來迎接的儐相，就是前日的櫛工徐達。心下一轉道：「原

來他又在此。」比至新人出轎，行起禮來，徐達沒眼看得，一心只在新娘子身上。口裡哩嗹囉嗹，把禮數多七顛八倒起來。但見：

　　東西錯認，左右亂行。信口稱呼，親翁忽為親媽；無心贊唱，該「拜」反做該「興」。見過泰山，又請岳翁受禮；參完堂上，

還叫父親升廳。不管嘈壞郎君，只是貪看新婦。

　　徐達亂嘈嘈的行過了許多禮數，新娘子花燭已過，進了房中，算是完了。只要款待送親，吃喜酒。這謝家民戶人家，沒甚人

力。謝翁與謝三郎只好陪客在外邊，裡頭媽媽率了一二個養娘，親自廚房整酒。有個把當直的，搬東搬西，手忙腳亂，常是來不迭

的。徐達相禮到客人定了席，正要「請湯！」「請酒！」是件贊唱，忽然不見了他。

　　兩三次湯送到，只得主人自家請過吃了，將至終席，方見徐達慌慌張張在後面走出來，唱了兩句。比至酒散，謝翁見茶酒如此

參前失後，心中不喜。要叫他來埋怨幾句，早又不見。當值的道：「方才往前面去了。」謝翁道：「怎麼尋了這樣不曉事的？如此

淘氣？」親家翁不等茶酒來贊禮，自起身，謝了酒。

　　謝三郎走進新房，不見新娘子在內，疑他牀上睡了，揭帳一看，仍然是張空牀。前後照看，竟不見影。跑至廚房問人時，廚房

中人多嚷道：「我們多只在這裡收拾，新娘子花燭過了，自坐房中，怎麼倒來問我們？」三郎叫了當值的口來各自處找尋，到後門

一看，門又關的好好的。走出堂前說了，合家驚惶。

　　當值的道：「這個茶酒，一向不是個好人，方才喝禮時節看他沒心沒想，兩眼只看著新人，又兩次不見了他，而今竟不知那裡

去了。莫不是他有什麼奸計藏過了新人麼？」鄭老頭兒道：「這個茶酒，原不是好人。小女前日開面，也是他，因見他輕薄態度，



正心裡怪恨。不想宅上茶酒也用著他。」鄭家隨來的僕人，也說道：「他原是個游嘴光棍，這篦頭贊禮，多是近來學了攛哄過日子

的。畢竟他有緣故，去還不遠，我們追去。」

　　謝家當值的道：「他要內裡拐出新人，必在後門出後巷裡去了。方才後門關好，必是他復身轉來關了，使人不疑。所以又到堂

前敷衍這一回，必定從前面轉至後巷去了，故此這會不見，是他無疑。」此時是新婚人家，▉子火把多有在家裡，就每人點著一

根，兩家僕人與同家主共是�來個，開了後門，多望後巷時趕來。原來謝家這條後門路，是一個直巷，也無彎曲，也無旁路。火把
照起，明亮猶同白日，一望去多是看見的。遠遠見有兩三個人走，前頭差一段路，去了兩個，後邊有一個還在那裡。疾忙趕上，拿

住火把一照，正是徐茶酒。問道：「你為何在這裡？」

　　徐達道：「我有些小事，等不得酒散，我要回去。」眾人道：「你要回去，直不得對本家說聲，並且好一會不見了你，還在這

裡行走，豈是回去的？你好好說，拐將新娘子那裡去了？」

　　徐達支吾道：「新娘子在你家裡，豈是我掌禮人包管的？」眾人打的打，推的推，喝道：「且拿這游嘴光棍到家裡拷問他出

來。」一群人擁著徐達拿到家裡。兩家親翁一同新郎各各盤問，徐達只不推不知，一齊道：「這樣頑皮賴骨，私下問他，如何肯

說？ 他在柱上，待天明送到官去，難道當官也賴得？」遂把徐達做一團捆住，只等天明。此時第一個是謝三郎掃興了。

　　不能夠握雨攜雲，整備著鼠牙雀角。

　　喜筵前枉喚新郎，洞房中依然燭覺。

　　眾人鬧鬧嚷嚷簇擁著徐達，也有嚇他的，也有勸他的，一夜何曾得睡？徐達只不肯說。須臾，天已大明。謝家父子教眾人帶了

徐達寫了一紙狀詞，到縣堂上告准，面稟其故。知縣驚異道：「世間有此事？」遂喚徐達問道：「你拐的鄭蕊珠那裡去了？」徐達

道：「小人是婚筵的茶酒，只管得行禮的事，怎曉得新人的去向？」謝翁就把他不辭而去，在後巷趕著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知縣喝叫

用刑起來，徐達雖然是游花光棍，本是柔脆的人，熬不起刑。初時支吾兩句，看看當不得了，只得招道：「小人因為開面時，見他

美貌，就起了不良之心。曉得嫁與謝家，謀做了婚筵茶酒，預先約會了兩個同伴，埋伏在後門了。趁他行禮已完，外邊只要上席，

小人在裡面一看，只見新人獨坐在房中，小人哄他還要行禮。新人隨了小人走出，新人卻不認得路，被小人引他到了後門，就把新

人推與門外二人。新人正待叫喊，卻被小人關好了後門，望前邊來了。仍舊從前邊抄至後巷，趕著二人，正要奔脫，看見後面火把

明亮，知是有人趕來。那兩個人顧不得小人，竟自飛跑去了。小人有這個新人在旁，動止不得。恰好路旁有個枯井，一時慌了，只

得抱住了他，攛了下去。卻被他們趕著，拿了送官。這新人現在井中，只此是實。」

　　知縣道：「你在他家時，為何不說？」徐達道：「還打點遮掩得過，取他出井來受用。而今熬刑不過，只得實說了。」知縣寫

了口詞，就差一個公人押了徐達與同謝鄭兩家人，快到井邊來勘實回話。一行人到了井邊，鄭老兒先去望一望，井底下黑洞洞不見

有什麼聲響，疑心女兒此時畢竟死了。扯著徐達狠打了幾下，道：「你害我女兒死了，怕不嘗命！」眾人勸住道：「且撈了起來，

不要廝亂，自有官法處他。」鄭老兒心裡又慌又恨，且把徐達咬住一塊肉，不肯放。徐達殺豬也似叫喊，這邊謝翁叫人停當了竹兜

繩索，一面下井去救人。一個膽大些的家人，紮縛好了，掛將下去。

　　井中無水，用手一摸，果然一個人蹲倒在裡面。推一推看，已是不動的了。抱將來放在兜中，弔將上去。眾人一看，那裡是什

麼新娘子？卻是一個大鬍鬚的男子，鮮血模糊，頭多打開的了。

　　眾人多吃了一驚，鄭老兒將徐達又是一巴掌，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連徐達看見，也嚇得呆了。謝翁道：「這又是什麼蹊蹺的

事？」對了井中問下邊的人道：「裡頭還有人麼？」

　　井裡應道：「並無什麼了，接了我上去。」隨即放繩下去，接了那個家人上來，一齊問道：「井中還有什麼？」家人道：「只

有些石塊在內，是一個乾枯的井，方才黑洞洞地摸起來的人，不知死活，可正是新娘子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是一個死了的鬍子，那裡

是新人，你看麼？」押差公人道：「不要鳥亂了，回覆官人去，還在這個入娘的身上，尋究新人下落。」鄭謝兩老兒多道：「說得

是。」就叫地方人看了屍首，一同公人去稟白縣官。

　　知縣問徐達道：「你說把鄭蕊珠推在井中，而今井中卻是一個男屍，且說鄭蕊珠那裡去了，這屍是那裡來的？」徐達道：「小

人只見後邊趕來，把新人推在井裡是實。而今卻是一個男屍，連小人也猜不出了」知縣道：「你起初約會這兩個同伴，叫做什麼名

字？必是這二人的緣故了。」徐達道：「一個叫張寅，一個叫李邦。」

　　知縣寫了名字住址，就差人去拿來。甕中捉鱉，立時拿到，每人一夾棍，只招得道：「徐達相約後門等待，後見他推出新人

來，負了就走。徐達在後趕來，正要同去，望見後面火把齊明，喊聲大震，我們兩個膽怯了，把新人掉與徐達，只是拼命走脫了。

以後的事，一些也不知。」又對著徐達道：「你當時將的新人，那裡去了？怎不送了出來，要我們替你吃苦。」

　　徐達對口無言。知縣指著徐達道：「還只是你這奴才奸巧！」喝叫再夾起來，徐達只喊得是：「小人該死！」說來說去，只說

到推在井中，便再說不去了。知縣便叫鄭謝兩家父親與同媒妁人等，又拘齊兩家左右鄰里，備細訪問，多只是一般不知情，沒有什

麼別話，也沒有一個認得這屍首的。知縣出了一張榜文，召取屍親家屬，認領埋葬，也不曾有一個說起的。

　　鄭謝兩家自備了賞錢，知縣又替他寫了榜文訪取鄭蕊珠下落，也沒有一個人曉得的。知縣斷決不開，只把徐達收在監中。五日

一比，謝三郎苦毒，時時催稟。縣官沒法，只得做他不著，也不知打了多多少少。徐達起初一時做差了事，到此不知些頭腦，教他

也無奈何，只好巴過五日，吃這番痛棒，也沒個打聽的去處，也沒個結局的法兒。真正是沒頭的公事，表過不提。

　　再說鄭蕊珠那晚被徐達拐至後門，推與二人，便見把後門關了，方才得知是歹人的做詐。欲待叫著本家人，自是新來的媳婦，

不曾知道一個名姓，一時叫不出來。亦且門已關了，便口裡喊得兩句：「不好了！」也沒人聽得，那些後生背負著，只是走。心裡

正慌，只見後面趕來，兩個人撇在地下，竟自去了。那個徐達一把抱來，丟在井裡。

　　井裡無水，又不甚深，只跌得一下，毫無傷損。聽是上面眾人喧嚷，曉得是自己家人，又火把齊明，照得井裡也有光。鄭蕊珠

負極叫喊：「救人！」怎當得上邊人拿住徐達，你長我短，嚷得一個不耐煩。婦人聲音，終久嬌細，又在井裡，那個聽見？多簇擁

著徐達，吆吆喝喝一路去了。鄭蕊珠聽得人聲漸遠，只叫得苦，大聲啼哭，看看天色明亮。蕊珠想道：「此時上邊未必無人走動。

」高喊兩聲：「救人！」又大哭兩聲，果然驚動了上邊兩個人。只因這兩個人走將來，有分教黃塵行客，翻為墜井之魂；

　　綠鬢新人，竟作離鄉之婦。

　　說那兩個是河南開封府杞縣客商，一個是趙申，一個是錢己，合了本錢，同到蘇松做買賣，得了重利，正要回去，偶然在此經

過。聞得啼哭喊叫之聲，卻在井中出來，兩個多走到井邊，望下一看，此時天光照下去，隱隱見是個女人。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在

這裡頭？」下邊道：「我是此間人家新婦，被盜強劫來丟在此的，快快救我出來，到家自有重謝。」

　　兩人聽得自商量道：「從來說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況是個女人，怎能夠出來，沒人救他，必定是死。我每撞著也是有

緣，行囊中有長繩，我每墜下去救了他起來。」趙申道：「我溜撒些，等我下去。」錢己道：「我身子坌，果然下去不得。我只在

上邊弔著繩頭，用些坌氣力罷。」也是趙申霉氣到了，見是女子，高興之甚。揎拳裸袖，把繩縛在腰間，雙手弔著繩。

　　錢己一腳踹著繩頭，雙手提著繩，一步步放將下去。到了下邊，見是沒水的，他就不慌不忙對鄭蕊珠道：「我救你則個。」鄭

蕊珠道：「多謝大恩。」趙申就把身子繩頭解下來，將鄭蕊珠腰間如法縛了，道：「你不要怕，只把雙手弔著繩，上邊自提你上

去。縛得牢，不掉下來的。快上去了，把繩來弔我。」鄭蕊珠巴不得出來，放著膽弔了繩上邊，錢己見繩急了，曉得有人弔著，盡

氣力一扯一扯的，弔出井來。錢己抬頭一看，卻是一個豔妝的女子。

　　雖然鬢亂釵橫，卻是天姿國色。



　　猛地井裡現身，疑是龍宮拾得。

　　大凡人不可有私心，私心一起，就要幹出沒天理的勾當來。起初錢己與趙申商量救人，本是好念頭。一下子救將起來，見是個

美貌女子，就起了打偏手之心。思量道：「他若起來，必要與我爭，不能夠獨自享受。況且他囊中本錢盡多，而今生死之權，操在

我手，我不放他起來，這女子與囊橐，多是我的了。」

　　歹念正起，聽得井底下大叫道：「怎不把繩放下來？」錢己發一個狠道：「結果了他罷。」在井旁掇起一塊大石頭來，照著井

中叫聲下去，可憐趙申眼盼望著上邊放繩下來，豈知是塊石頭，不曾提防的，迴避不及，打著腦蓋骨立時粉碎，嗚呼哀哉了。鄭蕊

珠在井中出來，見了天日，方抖擻衣服，略定得性。只見錢己如此做作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口裡只念阿彌陀佛。錢己道：「你不要

慌，此是我仇人，故此哄他下去，結果了他性命。」鄭蕊珠心裡想道：「是你的仇人，豈知是我的恩人？」也不敢說出來，只求送

在家裡去。錢己道：「好自在話，我特特在井裡救你出來，是我的人了。我怎肯送還你家去！我是河南開封富家，你到我家裡，做

我家主婆，享用富貴了。快隨我走！」

　　鄭蕊珠昏天黑地，不認這條路是那裡？離家是近是遠？又沒個認得的人在旁邊，心中沒個主見。錢己催促他走動，道：「你若

不隨我，仍舊攛你在井中，一石頭打死了你，見方才那個人麼？」鄭蕊珠懼怕，思量無計，只得隨他去。正是：

　　才脫風狂子，又逢輕薄兒。

　　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　　錢己一路吩咐鄭蕊珠，教導他到家，見了家人，只說蘇州討來的。有人來問趙申時，只回他還在蘇州，就是了。不多幾日，到

了開封杞縣，進了錢己家裡，誰知錢己家中還有一個妻子萬氏，小名叫做蟲兒。其人狠毒的甚，一見鄭蕊珠就放出手段來，無所不

至，擺佈他。將他頭上首飾，身上衣服，盡都奪下，只許他穿著布衣服，打水做飯，一應粗使生活，要他一身支當，一件不到，大

棒打來。鄭蕊珠道：「我又不是嫁你家的，你家又不曾出銀子討我的，平白地強我來，怎如此毒打得我！」那個萬蟲兒那裡聽你分

訴，也不問著來歷，只說是小老婆，就該一味吃醋蠻打罷了。萬蟲兒一向做人惡劣，是鄰里婦人，沒一個不相罵斷的。有一個鄰媽

看見他如此毒打鄭蕊珠，心中常抱不平。忽聽見鄭蕊珠口中如此說話，心裡道：「又不嫁，又不討，莫不是拐來的？做這樣陰騭

事，坑著人家兒女！」把這話留在心上。

　　一日，錢己出到外邊去了，鄭蕊珠打水，走到鄰媽家借水桶。鄰媽留他坐著問道：「看娘子是好人家出身，為何宅上爹娘肯遠

嫁到此？吃這般折磨。」鄭蕊珠哭道：「那裡是爹娘嫁我來的！」鄰媽道：「這等怎得到此？」鄭蕊珠把身許謝家初婚之夜，被人

拐出，拋在井中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鄰媽道：「這等是錢家在中救出了你，你隨他的了。」

　　鄭蕊珠道：「那裡是！其時還有一個人下井，親身救我起來的。這個人好苦！指望我出井之後，就將繩接他，誰知錢家那廝狠

毒，就一塊大石頭丟下去，打死了那人，拉了我就走。我彼時一來認不得家裡，二來怕他那殺人手段，三來他說道，到家就做家主

婆；豈知墮落在此，受這樣磨難！」

　　鄰媽道：「當初你家的，與前村趙家一同出去為商，今趙家不回來，前日來你家時，說道：『還在蘇州。』他家信了。依小娘

說起來，那下井救你吃打死的，必是趙家了。小娘子何不把此情當官告明瞭？少不得牒送你回去，可不免受此間之苦。」鄭蕊珠

道：「只怕我跟人來了，也要問罪。」鄰媽道：「你是婦人家，被人迫誘，有何可罪？我如今替你把此情，先對趙家說了。趙家必

定告狀，再與你寫一張首狀，當官遞去。你只要實說，包你一些罪也沒有，且得還鄉見父母了。」

　　這邊鄭蕊珠也拿首狀到官。杞縣知縣問了鄭蕊珠口詞，即時差捕錢己到官。錢己欲待支吾，卻被鄭蕊珠是長是短，一口證定。

錢己抵賴不去，恨恨的問鄭蕊珠道：「我救了你，你倒害我！」鄭蕊珠道：「那個救我的，你怎麼打殺了他？」

　　錢己無言。趙家又來求判填命，知縣道：「殺人情真，但皆係口詞，屍首未見，這裡成不得獄。這是嘉定縣地方做的事，鄭蕊

珠又是嘉定縣人，屍首也在嘉定縣，我這裡只錄口詞成招，將一行人連文卷，押解到嘉定縣結案就是了。」當下先將錢己打了三�
大板，收在牢中。鄭蕊珠召保，就是鄰媽替他遞了保狀，且喜與那個惡婦萬蟲兒不相見了。

　　杞縣一面疊成文卷，簽了長解，把一干人多解到蘇州府嘉定縣來。是日正逢五日比較之期，嘉定知縣帶出監犯徐達，恰好在那

裡比較。開封府杞縣的差人，投了文，當堂將那解批上姓名逐一點過，叫到鄭蕊珠。蕊珠答應，徐達抬頭一看，卻正是這個失去的

鄭蕊珠，是開面時認得親切的，大叫道：「這正是我的冤家，我不知為你打了多少，你卻在那裡來？莫不是鬼麼？」

　　知縣看見，問徐達道：「你為甚認得那婦人？」徐達道：「這個正是井裡失去的新人，不消比較小人了。」知縣也駭然道：

「有這等事？」喚鄭蕊珠近前，一一細問。鄭蕊珠照前事，細說了一遍。

　　知縣又把來文，逐一簡看，方曉得前日井中死屍，乃趙申被錢己所殺。遂弔取趙申屍首，令仵作人簡驗得頭骨碎裂，係是生前

被石塊打傷身死。將錢己問成死罪，抵趙申之命。徐達拐騙雖事不成，禍端所自，問三年滿徒。張寅李邦各不應，杖罪。鄭蕊珠所

遭不幸，免科，給還原夫謝三郎完配。趙申屍首，家屬領埋，係隔省埋訖，釋放寧家。

　　知縣發落已畢，笑道：「若非那邊弄出，解這兩個人來，這件未完，何時了結也？」嘉定一縣傳為新聞，可笑謝三郎好端端的

新婦，直到這日，方得到手，已是個弄殘的了。又為這事壞了兩條性命，其禍皆在男人開面上起的，所以內外之防，不可不嚴也。

　　男子何當整女容？致令惡少起頑凶。

　　今朝試看含羞蕊，已動當年函谷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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